
川女桃夭
（ 散 文 ） 文/屈 路 影

桃夭是个发廊妹 。
桃夭 的 家 在 巴 渝 山 区 ，那 是

个很 美 的地方 。有古诗为证 ：清溪
窈窕兰桡轻 ，荡人溪 中 烟水平 。十
八岁 的桃夭怎样也意识不到家 乡
的美 丽 ，她经 常 坐 在 黄 昏 的 溪 边
向南看 ，因 为县城在南边 。

一个有 雾 的早晨 ，桃夭和村上 的二柱挤在熙攘的 江轮 上 出
门了 。二柱是她中 学 同学 ，叫 上二柱是为了在路上有个伴儿 。

在黄河边 ，二柱满 目 凄然 ，写了一 日 记本的苦水 ，回家 了 。桃
夭没 回 ，嫩嫩的心犟犟的 ，咬咬嘴唇 ，顺着铁路一直往西走 ，就到
了这座城市 。

认识桃夭是在一个燠热的 午夜 。
流光溢彩的都市霓虹 ，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扰得人眩晕 。街边

发廊里飘出少女脆生生的软语 ，是川妹子典型的韵味 ，似山涧滴下
悠悠的泉水 。蓦然面前站着一个有着野草气息 ，带着雨后露珠 ，赤
脚秀气的小女孩 ，一下子凉爽到人心里去了 。于是我走进去 。

发廊妹打量我一眼 ，说了句来啦 ，就又专心地去给女人做头发
去了 。

两个南方仔用他们的方言说着听不明 白 的话 ，说话时用眼睛
瞟着身边的两个小姑娘 。转过头来 ，墙上张贴着骚首弄姿坦胸露背
的洋女人 。我只好盯着椅上丢弃的旧 杂志 ，心却躁热起来 。

这时川 妹 问我是理发还是洗
头，我这才注意到发廊里只剩下我
和两 个 南方人 了 ，便指指他们 。南
方仔说不要客气的啦 ，其中一个却
向川 妹 飞 媚 眼 ，我不 能 再 呆 下 去
了，便起身 要走 ，川妹暗暗地拽住
我的 衣 袖 ，急 切 的 眼 神 中 有 点慌

乱。我突然明 白 了什么 ，于是便重重地坐下来 。
川妹拿来一条新毛 巾 和高级洗发精给我用 ，并对我讲她叫桃

夭，听说古书《诗经 》里就有这两个字 。她还说人们来她这个小店是
她的 名字好 ，说话声音好听 ，当 然手艺也不懒 ，一个音乐学院的大
学生还把她的声音录了音 。大哥你在听吗 ？她问我 。

川妹子一 口 气讲了这么 多 的话 ，两个南方仔不知什么时候走
了。我问川妹是否认识那两个人 ，桃夭嘴一噘 ，说那两个人一看就
不是好东西 。还说这样的人多 了 ，要么说是请吃饭 ，要么说是请跳
舞，反正她不去 ，不过心里也害怕 ，有人死呆着不走 ，还有人灯熄以
后打门 ，也有人叫人捉摸不透 。

我问桃夭城市好吗 ，她说她以为城市是出产爱情的地方 ，她是出
来寻找爱情的 ，其实城市没有爱情 ，这里不属于她 。她想回去坐在门前
的小河旁 ，看着 月 亮爬上房 ，山风从竹林里跑出来 ，多好……

桃夭沉浸在浓浓的思 乡 之中 ，我悄悄地离开 ，心里说着 ，桃夭 ，
祝你做个好梦 。

父
亲
和
儿
子

（
小

说
）

文
/
海
天

夕阳 如 血 ，涂 在
半山 腰上

崎崛 的 山 路上走
着父亲和儿子 。

父亲 弓 着 岁 月 拉
弯的背喘着气
走在 前 边 ，儿
子在后面打着
口哨撒着欢 。

父亲踏 着
曾经磨烂了 无
数双草鞋的 山
路，感 到 力 不
从心 。儿 子 像
出笼 的 小 鸟 ，
觉得 自 己把 山
路踩得很低很
低。

夕阳 更
红，路更弯 。

一件半新
衣服 躺 在 路
上。父 亲捡起 ，
沉思 ，又放下 。

儿子捡起披在身
上。

父亲 转 身 训 道 ：
古人乐羊子拾金扔在
野外 ，那 才 是 美
德，快放下 ！

儿子 很 执
拗，仍披在身上 。

夕阳将头渐
渐向 山 后 缩 去 ，
父亲和儿子即将
踏上山顶 。

上山 顶 有 段 陡 壁 ，
很短 ；还有条羊肠小道 ，
小道弯而长 。

父亲迈着老腿向羊
肠小道走去 。

儿子喊 ，爹 ，
这儿 很 近 ，走 这
儿。儿 子 说 着 就
爬上了陡壁 。

父亲喊 ，娃 ，
那儿 危 险 ，走 这
儿。儿 子 仍 就 从
陡壁往上爬 。

夕阳 终于洒
尽了最 后一点余
辉，父 亲 终 于 迈
完最 后 一 步 ，登
上了 山 顶 。儿 子
在上 面 等 了 好
久。

回家 后 ，父
亲卧病不起 。儿子
不累 ，心却沉重 。

广播 表 扬 了 儿 子 ，
因为 儿子给灾 区捐献了
那件衣服 。

父亲 嘴 角带着笑 闭
上了眼睛 ，儿子却哭了 。

奔牛
（ 散 文 ）口文/左 莉

不知 谁 喊 的 那
声：“看 那 个 笨
牛！”

车里 没 有 睡 着
的人 就 都 将 头 伸 出
去看 那 头 笨 牛 。车
外，太 阳 通 红 ，一
览无 余 的 山 石 被 太 阳 晒得 发 白 ；没
有一 棵树 ，没 有 一 丝 风 。笨 牛 站 的
地方 倒 是 在 一 个 小 石 凹 里 ，那 石 凹
和牛 的 身 长 相 仿 ，却 只 有 它 身 长 的
一半 宽 。如 果 它 顺 着 石 头 站 就 可 以
将全 身 都 躲 在 石 头 的 阴 影 下 。可 笨
牛没 有 ，它 不 但竖 出 了 石 头 ，而且
不可 思 议 的 是将 脑 袋 这 半 边 伸 出 了
石头 。笨 牛 就 那 样 傻 傻 的 呆 站 着 ，
一动 不 动 ，没 有 一 点 要 把 身 体转进
石下的意思 。

这在 平 时 没 人 注 意 也 就 过 去
了，但 是 经 别 人 提 醒 的 人 们 还 是 不

乏幽 默 感 的 ，车 里 有
几个 人 甚 至 出 声 地
笑了 起来 。

车子 很 快 开 过
了笨 牛 呆 的 地 方 ，人
们也 就 不 再 去 看 了 。
只有 一 个 女 孩 ，她 本

来只 是望 着 窗 外发愣 的 ，无意 中 才 又 去
看了 一眼被车子抛在 后面 的 笨 牛 。女孩
猛的 看 到 笨 牛 的 旁 边 跪 卧 着 一 头 小 小
的牛犊 ，那牛犊 的 全 身 都躲 藏在石头 的
里面 ，所 以很难被人 发现 。

女孩 在最 后 的 一撇 中 ，看 到 小牛犊
正伸长 了
它那长长
的脖 子 ，
香甜的吃
着站在一
旁的母亲
的奶 。

夏
日
的
那
场
雨

文
/
诗
村

开始是风 ，很大 。路旁
的树象一群摇头摆尾的狮
子，疯狂地扭动着 。接着就
是雨 ，很急很猛的 雨 ，“哗 ”
地劈 头 盖 脑就 冲 下 来 了 。
雨声 象莽壮的汉子悲怆地
痛哭 。雨 势 已 经 不能 用 瓢
泼来 形 容 ，准确 地讲 应 是
桶倒 。隔着窗户 ，看得见有
无数 瀑 布 从 空 中 飞 流 直
下。顷 刻 间 ，街上就积满了
浑浊 的 雨 水 ，开 始是 阻 了
小轿车 ，很快面包车 、公共
汽车 也 被 挡住 了 。街 上 没
有了 行 人 ，只 有 雨 和 雨 声
搅得整个世界一片混沌 。

这座闻名 世界的城市
许久 没 有 落雨 了 ，几 乎 每
天都 是39℃的 高 温 。那 种
热别 说 是 心脏 不好 的 人 ，
就是年轻的小伙子也憋得
心慌 。人 们 早就盼 望 下 场
雨了 ，可 是 天 气 总 是 晴 朗
的，吝 啬 得 不 肯 挂 一 丝 云
彩。炙 人的太阳 直直地照 ，

烈烈地烧 ，烤得绿色的草坪烫手 ，树上的
叶儿卷缩 。总算是下场雨了 ，人们的心绪
一下好 多 了 ，每幢楼每层楼 的 窗户 里都
伸出 了 脑袋 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喜悦 ，
他们 在欣赏大 雨 ，也 在吸纳 着被 雨淋 湿
了的空气 。

长安大暴雨 ，从来是三阵 儿 ，下一阵
儿停一阵 儿 ，匆匆地来匆匆地去 ，三阵完
了雨也就停了 。这会 儿的雨特别 ，一口 气
就把 三阵 雨 下完 了 。这 也 应 了 老人 们的
说法 ，天 旱得时 间越 长 ，雨下得越急暴 ，

憋得 时 间 愈久 ，吐得也 就愈 痛快 淋
漓。

一场大 风 ，一场大雨 。经过风刷
雨洗 的 天地干 干 净净 的 。天空 高 爽
了，空 气清 澄 了 ，太 阳 也 柔 润 了 。城
市的天空碧云翩翩 ，效外的树木 、屋
舍、田 园 一片 清新 。极 目 望 终 南 ，但
见山 峦叠翠 ，巍迤起伏 ，眼 前闪现的
是一幅活生生的水墨丹青 。

天色 向 晚 ，红 日 西沉 ，一束露 光
悠然 间燃烧起 来 ，顿时红 了 半边 天
际，涂抹得整座城市金壁辉煌 ，一片
灿烂 。

晚风轻拂 ，凉意渐渐而来 。有鸽
群从空 中 飞过 ，鸽哨极其响亮 。

塞车
（ 小 说 ） 文/任 郭 英

从
镇
到
县
这
段
路
，
特
难
走，

刚
好
又
下
了
几
天
雨。

根
子
的
小
四
轮
装
满
了
沙
子

给
县
里
送，
那
儿
的
工
地
上
等
着

要，
迟
了
要
罚
款
的
，
偏
偏
又
碰
上

了
堵
车。眼

看
两
小
时
过
去
了，
可
堵

车
的
双
方
仍
未
达
成
协
议。
大
客
车

急
了
，
车
上
下
来
十
余
位
乘
客，
一

齐
来
劝
货
车
司
机，
大
个
子
货
车
司

机
翻
了
白
眼，
很
执
着
地
熄
火
拔
车

钥
匙
，
躲
一

边
去
了。

根
子
心
里
很
清
楚，
这
条
路

太
窄，
又
滑。
要
让
路
，
只
有
让
大
货

车
开
下
大
路
，
停
到
路
边
那
个
水
坑

里。
但
路
积
土
太
厚
，
加
上
下
雨
，

大
货
车
开
进
水
坑，
就
很
难
上
来。

根
子
看
了
看
车
后，
车
后
已

排
成
一

条
长
队。
自
家
的
小
四
轮

已
顶
紧
了
前
面
的
大
货
车，
后
面

一

个
戴
着
蛤
蟆
镜
的
家
伙
已
不
知

什
么
时
候
把
汽
车
靠
了
上
来，
紧

挨
着
根
子
的
小
四
轮
的
屁
股
长
长

地
放
了
一

声
屁
，
便
不
再
吱
声
了。

根
子
进
退
两
难。

根
子
点
了
支
烟
卷
儿，
吐
着

烟
圈，
思
忖
着
下
一

步
该
怎
么
办。

这
时，
乘
客
中
开
始
有
人
骂

娘
了。
司
机
们
一

个
个
懒
洋
洋
地

从
驾
驶
室
里
爬
了
出
来，
在
根
子

的
四
轮

车
与
大

货
车
之

间
围
作

一

堆
，
吵

吵
嚷
嚷，

就
是
没
有

一

个
人
愿

将
自
己
的

车
开
下
大

路，
主
动

让
出
一
点

空
地
来。这

时，
“
蛤
蟆

镜”
不
知

哪
儿
冒
了

出
来，
冲

着
根
子
大

声
喊
了
起
来
：
“
喂，
伙计

！
你
这

四
轮
，
车
小
，
好
动
，
不
如
给
哥
们
当

回
雷
锋。
路
通
了，
老
哥
担
保
把
你

的
车
拖
上
来
！
”

如
同
在
海
水
里
生
死
挣
扎
的

人
抓
到
了
一

根
救
命
草，
人
们
纷
纷

从
四
下
里
围
了
上
来，
冲
着
根
子
好

一

番
热
情
的
劝
说。

“
小
兄
弟
，
那
位
老
弟
说
得
在
理
。

大
伙
儿
可
都
眼
巴
巴
地
看
着
你
了
”
。

“
喂
，
伙
计
！

开
下
去
，
没
事。

有
人
拉
哩
，
你
怕
啥
！
”

在
人
群
的
强
大
舆
论
围
攻
和

引
导
下，
根
子
似
乎
得
到
了
某
种
特

定
的
承
诺，
一

时
动
了
感
情，
索
性

发
动
了
小
四
轮。

结
果
可
想
而
知。

空
地
终
于

腾
出
来
了。
路
通

了
。

汽
车
一

辆

辆
从
大
路
上
开

过
，
哼
哼
哧
哧，

喘
着
粗
气。
大
客

车
里
的
乘
客
们

开
始
活
跃
起
来。

刚
才
还
打
着
呵

欠
无
精
打
采
的

司
机
们
顿
时
精

神
百
倍，
不
厌
其

烦
地
鸣
着
大
喇

叭
，
催
促
着
前
面

的
车
辆
快
走。

这
当
儿，

谁
也
没
有
注
意

到
根
子
的
存
在，
一

切
都
是
那
么
平

平
常
常，
好
象
什
么
也
不
曾
发
生

过。
人
们
仿
佛
压
根
儿
就
没
有
看
到

刚
才
发
生
在
根
子
身
上
的
那
一

幕，

大
模
大
样
地
从
陷
在
水
坑
里
根
子

的
车
旁
经
过，
理
也
不
理
根
子。
“
蛤

蟆
镜”
此
时
早
已
不
知
去
向
了。

根
子
站
在
水
坑
里，
没
了
一

点
感
觉。
世
界
此
时
对
他
来
说
是
陌

生
而
空
白
的。
根
子
只
记
得
身
旁
有

位
老
大
爷
说
了
一

句
语
重
心
长
的

话
，
让
根
子
一

辈
子
也
难
以
忘
记
：

“
小
伙
子
！
你
太
年
轻
了，
走
的
路

少
哇
！”

那妇 人
（ 散文 ） 文/陈 志 锋

那一天那妇人我见过两次 。
她拉辆架子 车 ，上面放着一空水

桶。我 知 道 她 是 要 到我们车 间 花 六块
钱买 一 桶氨水给 自 家 田 里施 。她 穿 着
城里 那 些 人 不 屑观瞻 ，但一 看就知 的
普通农村妇女的夏季
服饰 ，裤 子 许 是 因 为
常在 田 里 蹲 作 的 缘
故，后 面 皱 得 象 她 们
卷的 多 层 花 卷 ，使 我
能看到她穿的黑绒布
鞋里 面 没 穿 什 么 丝袜 。一根树枝粗的
纤绳 从 她右 肩 里 引 过 ，把她暗 花 色上
衣勒 出 一条沟来 。

没想到她和这些轻装赶点上班的

工人师傅们走得一样快 ，一样有力 。大家
都忙着 低头赶路 ，她却时不时把纤绳 往
里拉拉 ，略带惊 奇地打量这么 多 一路 同
行者 。她脸很黑 ，眼里流露 出 一种喜欢 。

车间 安排我们五个小伙拉架子车领
料。走 出 厂 区 ，一辆
煤车老远狂吼着冲
来，把 躺 在 地 上 的
厚厚 的灰 尘扬得老
高，我们前面有一
辆架子车慌张扭辕

让道 ，是那 妇 人 ，装 了 氨水往 回 拉 ，我们
掩鼻打灰 ，那妇人把车辕扭正 。我看见她
腰弯得更深 ，奋力 往前 ，走了一截 ，稍停 ，
用搭 在 肩 上 的 毛 巾 抹 一把脸 又 弯 背 向
前，我视线 已经模糊 ，那妇人走远了 。

三九伏天 ，太 阳 老高 ，老家的母亲想
必安然家 中 ，没有下地吧 ！

小
溪
（
外
二

章
）

（

散
文
）

文
/
礁
寒

总有那么一些东
西在 梦 里 流 淌 ，证 明
一切 又 沉 淀 了 一 切 。
它们发 出 一些难 以琢
磨的声响 。

许多 年 后 ，当 我

们从 人 群 里 走
出，从 生 命最深
层或甘或苦的感
触里 跋 涉 而 出
时，才恍然明 白 ：
许多 年 不 曾 消
隐，就是缘 于生
命中融入了这种
声音 。

村庄
一朵槐花喂养 了

大地 的 心脏 ，喂 养 了
躬身农事的母亲和每

一个朴素的细节 ，也喂
养了异乡流泪的我 。

母亲是村庄 里最
脆弱 的 部 分 。是我们
一生的营养 。

回首
许多 年 前 ，

你作了个梦 ，梦见
你走着走着突然
找不着自 己了 。

许多 年 后 ，
你仍 然 迷 惑 ，仍
然寻 找 ，仍 然流
泪。但你不 再做
梦了 。

今天 ，你终
于找到 自 己了 。

回首 时 ，却 被 自
己划伤 。


